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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情很容易被入目的景象左右。比如，翻看《琼崖
东北区政府名贤》中的插画，刚刚还被这幅名为《叔祖》的油
画作品中那位神态的老人所抚慰，人们会很快又被那幅名为
《控诉》的干墨画作中那个高举双手狰狞着呐喊的男子所震
撼。

这些画作均出于已故的画家、革命家吴乾鹏之手。他用
充满感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战火中怒
吼着站起的，最真实的海南。

原海南文化局局长、革命老干部郑放曾这样回忆吴乾鹏
——他是新海南最具匠心的缔造者之一，辅助冯白驹缔造了
一座巍峨的大厦，又像米开朗基罗似的以自己艺术家的手装
饰了它。

革命家吴乾鹏：

一枝秃笔绘琼崖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小婷

天妒英才，40出头的吴乾鹏
过早地燃尽了生命的养料与世长
辞，那一幅幅汇集心血和热情的
画作也在时光流逝中慢慢失了音
讯。但每一个怀念他的人都在感
慨，他留给后人的财富远比实物
和历史记载的还要多。

在动荡中错失艺术前程

1911年11月，吴乾鹏出生于
原琼山县大致坡镇文风村。他的
父亲吴泰三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国
画家。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养和
氛围，吴乾鹏自年少时起便展现
出极高的艺术才能，音乐、绘画、
篆刻可谓样样顺手拈来。尤其是
在绘画方面，不知是得到父亲的
真传，还是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
使然，他笔下的山川河海、花鸟鱼
虫无不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尽管生长在缺衣少食的年代，
吴乾鹏向往艺术的热心却不曾屈服
于现实。在中学就读期间，学生运
动高潮迭起，他便利用美术技艺积
极绘制墙报、壁画等，为革命洪流推
波助澜。1927年，年仅16岁的他
考取了燕京大学，便穿越大半个动
荡的中国远赴北京攻读美术专业。

南北生活体验的差异碰撞，
激发了吴乾鹏灵感的火花，燕京
大学传授的西洋美术教育也丰富
了他的美学观念。在教授的指导
下，他认真研读现代美学理论，重
新探索自己熟悉的中国美术，如
此反复对照提升，很快掌握了形
意兼备的美术理论及实践技能，
成为得意门生。

“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乾鹏
同志的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功。”
原海南省旅游局局长、吴乾鹏的
胞弟吴乾翔无不自豪地提起，
1931年，吴乾鹏利用四年时间便
提前完成了原需六年完成的学
业，并与教授们合办了一次颇具
影响力的画展，其作品受到业界
广泛好评。很快，他的名声传到
当时正在筹建的中国美术馆，被
选派将去周游欧洲为中国美术馆
临摹名画的三人之一。

然而，再度掀起的抗日民主运
动高潮淹没了这一殊荣。被时局
危殆牵绊脚步的吴乾鹏因当局为
扩充军备骤然取消计划而永远错
失了这次机会，只得将遗憾和懊恼
化作满腔报国之志——在为燕京
大学抗日集会绘制了大幅宣传画
《在铁蹄下呻吟的东北民众》之后，
回到故乡，从此投入海南教育和抗
战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群众执笔绘一片丹心

“他很懂得谈话的艺术，很懂
得革命的窍门。”这是海南师范大
学原党委书记、革命老干部李光
邦在回忆吴乾鹏时反复给出的评
价，认为他的处事方式与绘画作
品一般极具张力而又富有亲和

力，用时新的话来说，是“很接地
气”。

在一次闲暇时，他无意撞见
吴乾鹏与一群孩子谈天。“他站在
一个台子上，被十来个叽叽喳喳
的小孩围着，像家中的长辈正在
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于是，李光
邦停下脚步在旁观察，只见吴乾
鹏说到兴起便拿出一张纸来，边
讲故事边画起了漫画。

时至今日，李光邦还清楚地
记得当年的情景：“他嘴里说着

‘学生阿松在老师上课时放屁作
怪，这样的行为很不应当。我们
要尊重老师，就要从生活的小节
做起。’几句话方才说完，一幅名
叫《阿松放屁》的漫画就从笔下诞
生，惟妙惟肖地呈现在孩子们面
前，引得一片笑声和掌声。”

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
期，人们仍然可以常常看见，依旧
痴迷于绘画的吴乾鹏在乡野农
家、椰林田间拿着画板为群众画
像或者写生，其专注的神态仿若
现世安稳。吴乾翔说，“琼纵的战
士都喜欢他，只要叫他帮着画像，
没有不答应的。”原琼山市委台办
主任云昌瑛则曾在《爱民县长吴
乾鹏》一文中记载过这样一件小
事——

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吴乾鹏
想为“革命母亲”云四婆画幅人物
肖像。苦于物资短缺，他只得找
来在海滩上拾到的“洋电池”，打
开后取其铅心当画笔，一笔一划
地描绘着这位“母亲”的轮廓、发
丝、额头，就连一道道皱纹都力求
精准地表现。云昌瑛说：“云四婆
看后，满意地说：‘太像了，太像
了！’笑得合不拢嘴，口水和泪水
都流了出来。”

而令吴乾鹏没有想到的是，
20多年过去后，他再到海口云氏
公馆向云四婆问安，老人家竟找
来钥匙，从皮箱子里拿出一件用
牛皮纸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东西
交到他手中。定睛一看，竟是那
副用电池铅心画就的肖像！尽管
已经发黄变脆，还被虫蚁啃出许
多米筛般的小孔，但栩栩如生的
形象仍清晰可见。两人赏着画
儿，说着笑着，热泪盈眶。

生命的花火在笔下绽放

“乾鹏同志最为重视文化。
他常说，歌唱、绘画和文学是发动
群众参与革命的最好方式。”在那
段峥嵘岁月里，李光邦和他的同
事们不止一次在吴乾鹏的指导下
学习歌唱和绘画的技艺。他们尘
封的旧梦中，吴乾鹏绘制的宣传
画、编排的歌舞剧还历历在目，创
作的歌曲“从城市到村庄，一切不
同的方向，汇合到这块温暖而新
鲜的地方……我们要跟着共产
党，走上人民解放的战场，把建设
新琼崖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还
仿佛回荡在耳边。

说话间，李光邦拿出细心保
管的《工作（创刊号）》封面复印
件，这是吴乾鹏在1947年任原文
昌县委书记兼县长时亲手创办的
革命刊物，那封面上绵延不绝的
远山就是吴乾鹏亲手刻画印制的
木版画，而刊物中绝大多数寓意
丰富的插画也出自他手。李光邦
感慨：“谁能想到，作为一县主官
的他为了普及文化、宣传革命思
想能亲力亲为至此呢？”

生命的火焰燃烧得过于旺
盛，过度消耗着原本精壮的吴乾
鹏。1941年秋季爆发的第一场重
病，让他从此走向黑暗的深渊。
1947年、1949年、1950年、1951
年……病魔的不断侵袭带来一次
又一次重创，缠绵病榻的他甚至
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时隔半个多世纪，吴乾翔还
难忘那年与病中的哥哥在湛江重
逢的场景。阔别十年，吴乾鹏已
不是弟弟年少记忆中俊朗的模
样，被肺病折磨得瘦骨嶙峋的他，
只剩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还闪
耀着青年人的光彩。泪水洒在兄
长的肩头，吴乾翔一次又一次同
许多其他人一样请求：都解放了，
就歇一歇吧！

答案仿佛是永恒的——“我
病了那么久，已经是破船驶破帆，
能多活一天就要为人民多干一天
活。”于是，身患重病的他刚刚放
下枪杆，又应冯白驹之邀，重新拿
起画笔创作了一百多幅反映琼崖
纵队“23年红旗不倒”斗争历史的
水彩画。

令人扼腕的是，时光颠沛流
离，这百余幅珍品亦在其中散
失。只能从曾经目睹画作的吴乾
翔口中依稀获得一些信息：“每一
幅画作少则数人，多则数百人，每
一个人物的神态、动作和战争的
恢弘场面全部跃然纸上，经得起
最挑剔的人细细观赏推敲。难得
的是，这百余幅水彩画创作过程
中均未曾打过草稿，乾鹏同志只
是稍加思忖就一挥而就。”

在生命弥留的最后时刻，
1950年冬季，为革命奔走一生的
吴乾鹏终于有了机会，与家人过
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三代同堂
的团圆年。那天，兴致高涨的他
强忍病痛，为七岁的儿子画了一
张人物肖像，题字为“瞻望幸福的
世界”。而后，意犹未尽的他又挥
笔绘就一幅意味深长的自画像
《长工》。那画中的自己，左手提
锄、右肩扛犁，一行题字满载心酸
——“丢了这支秃笔已有十多年
了，我身为人民的长工，于今捡起
它来觉得格外沉重……”

粗犷的土地、炫目的日头、摇
曳的星辰、奋起的人民……这些
在他的生命中、画作里永生的一
切，仿佛只一瞬间便凝聚在这颤
抖的笔尖，铺陈在画里这位伟大
的艺术家、革命家隽永的目光中，

再慢慢流向历史奔腾的长河。

时代变迁中的

海南美术

吴乾鹏设计的《工作》杂志封面。

1949年海南解放前夕，吴乾鹏（右）与李光邦的合影。


